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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強居然幫著他道： 「是的！老
大，您不該一直瞞著小姐，讓她自己發覺
了，自然免不了要不習慣，我相信小姐很快
就會想通了，勇弟！你跟著小姐，好好地勸
勸她，別讓她走太遠……」

駱仲和大叫道： 「她祇要敢走出大門一
步，你就割下她的頭來見我！」

駱強笑笑道： 「不必！不必！祇要我們
割下姓金的腦袋，我擔保她就會死心塌地
了！」

駱洛仙已經走出廳門去。
駱勇遲疑著獨未舉步。
駱強摧促道： 「勇弟！你還不快去，小

姐若是走失了，大伙就唯你是問，她不過看
這姓金的人長得年青，臉蛋兒英俊一點，等
我們把他這張漂亮臉蛋兒打爛了，她自然明
白祇有武功才是真正靠得住的！」

駱勇終於跟在驗洛他的身後追去。
駱勇轉過身對著金蒲孤獰笑道； 「姓金

的！你是自己抹脖子呢？還是由老子替你把
腦袋擰下來！」

呂子奇見他追了上來，當距離祇有六七
步時，突然回身，用手一攤，露出掌中錢鏢
道： 「你不要著急，老夫還沒有發鏢呢！」

駱強覺得自己過於緊張，未免有點不好
意思，訕然笑道； 「你那爛銅片，大爺才不
放在心上呢！我祇是怕你跑掉了！」

呂子奇冷笑一聲道： 「老夫在江湖上混
了幾十年，多少大風浪都經過了，豈會被你
這種無名小卒嚇跑了！」

駱怒聲道： 「少廢話！你再不出手，大
爺就要開始收拾你了！」

呂子奇錚錚兩聲，又彈出兩枚錢嫖，分
制他的左右兩耳道： 「老夫跟金大俠學的仁
者之射，這兩鏢不想傷你性命，祇取你的一
對耳朵！」

駱強伸手又是一撈，其准無比，將兩枚
錢鏢都撈在手中大笑道； 「老傢伙！你還有
高明一點的打法嗎？」

呂子奇笑笑道； 「高明一點的打法祇怕
你受不了！」二人的距離祇有丈許，駱強心
中大定，在這種距離下，他自信任何手法都
傷不了自己，乃冷笑道： 「老傢伙！現在可
不是要嘴皮子的時候！」

呂子奇又舉起手來，比了一下，忽然
道： 「咦！你的耳朵呢！老夫說好要你的耳
朵做目標的，你把他們收了起來，叫老夫何
從下手！」

駱強征了一怔，舉手往耳上摸去，不摸
還好，一摸之下，他驟覺奇痛澈心，手上一
片潮濕，兩隻耳朵已不知會向，呂子奇笑著
憑空一招，接下兩點黃光道： 「別著
急，尊耳在這裡，你把他們安上去，以便老
夫對準出手！」

說著將那兩點黃光擲了過來，駱強不知
是什麼東西，連忙用手扣落了下來，墜地無
聲，赫然竟是一對人耳！

呂子奇又歎道： 「唉！你怎麼這樣不懂
事，剛割下來的耳朵，趁著熱血安上去，最
多祇留下一道痕疤，你把他們拍落地下，血
涼肉死，再也裝不上去，你祇好終生都帶著
破相了……」

駱強呆住了，簡直不明白這老兒是用什
麼手法，在什麼時候，割下自己的耳朵，血
淋淋的肉耳就在目前腳下，他依然無法相信
這是屬於自己的！祇有金蒲孤懂得目子奇所
用的是最深奧的無影手法，那兩枚錢在他未
回頭前已經出手了，而且是利用迴風手法，
由旁邊飛出，再從駱強的身後直切過來！

當他第二次正面出手時，祇是為了吸引
對方的注意！駱強雖知道對方錢鏢絕技非比
等閒，但是也知道祇要保持著適當的距離，
不僅就不怕對方在手法上玩花樣。所以他見
到呂子奇出手道，倒是相當重視，殊不知道
呂子奇積多年的經驗，在暗無聲息中打出了
兩枚迴風錢鏢，更將時間是也拿捏到了一絲
不差！

駱強全神貫注去接鏢時，那兩枚利鏢適
時攻到，以極快的速度，割下雙耳，而且還
令對方絕無知覺！

駱仲和手下十二名勇士中，祇有駱勇一
人懂得迴風手法，再有就是他自己深知個中
三昧。

因此駱強失去雙耳，還不知道是怎麼會
事，不過人已經丟了，惱羞成怒之下，轉把
臉對著金蒲孤叫道：

「姓金的！你是天下成名的人物，難道
你的盛名，祇是靠一些暗算的手段得來的
嗎？」 （一五七）

由於姐姐平日不大出門，所以她回答說：
「除了丑松和美也子之外，沒有其他村民離開過

村子。不過，我雖然不大出門，但是女傭阿島常
常會告訴我村子裡大大小小的事，所以村子裡如
果發生什麼事，應該會傳到我的耳裡，祇不過村
子裡實在也沒什麼大事可談。」

於是我繼續假裝若無其事地問姐姐： 「慎
太郎最近是否有到別處去旅行？」

姐姐聽到這個問題嚇了一跳，但是她還是不
慌不忙地告訴我沒有。

「如果慎大郎曾經去旅行，她不可能不知道，
原因是典子小姐的身體非常虛弱，祇要稍微做了
點事就會累倒，因此，我瞞著小梅、小竹姑婆和
哥哥，暗地裡派阿島去幫他們洗衣燒飯。所以，
祇要慎太郎有一晚不在家，阿島都會跟我報告，
我不可能不知道的，」

最後，姐姐叮嚀我不能把這件事告訴小梅和
小竹姑婆。

聽了這些語之後我大為吃驚，我一直認為大家
都憎恨慎太郎，可是現在竟然有一位充滿同情
心、默默付出愛心的人出現在我跟前。由此可見
姐姐是一個心地善良，慈悲為懷的人，我聽了非
常高興。

老實說，我也曾經對慎太郎沒有好感，也許
那是受到小竹、小梅姑婆和哥哥的影響，此刻我
才知道自己的看法實在是太主觀了。

我將心中沒來由的陰影趕走之後，重新詢問姐
姐： 「為什麼除了你之外，人家都對慎太郎懷有敵
意？」

剛開始她不肯說，後來在我苦苦逼問之下，她終於將原因一
五一十的告訴我。

「我真沒用，連才剛到這裡的你都看出來了。」姐姐深深歎了
一口氣說： 「其實這件事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祇能怪慎太郎的
父親修二太好了，因為他是田治見家的次子，卻比身為長子的要
藏——我們的父親更成熟穩重。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人。」

姐姐的臉上充滿了哀傷的表情。
「這種事說出來祇會傷害到死去的父親和哥哥，因此對我而

言，每當提起這件事，便有如刀割般痛苦，但是你硬要我說出來
……」

「辰彌，雖然時代改變了，但是在鄉下地方，家族的傳統力量
強過一切，自古以來都是由長子繼承家業，祇要長子不是傻瓜或
精神異常，次男、三男是無法頂替哥哥繼承家業的。儘管他們祇
差二、三歲，而且非常的優秀，還是不能違背傳統。如果兄弟兩
人都同樣有才幹，就不會有問題產生了，或者是哥哥無能，弟弟
也同樣無能，當然也不可能有爭奪家產的情形發生。然而，我們
的父季和修二叔叔實在是差了十萬八千里。

叔叔是個了不起的人，他做任何事都面面俱到，絕對不會丟
田治見家的臉，相反的，我們的父親卻一無是處，因此姑婆們常
常有恨鐵不成鋼的無力感。

繼承家業的長子窩囊無能，可是次男別無選擇地繼承別家的
家業，他卻偏偏很優秀。由於姑婆們嫉妒叔叔如此能幹，再加上
對愚蠢的爸爸充滿哀憐之心，使她們將所有的不平衡心態轉成憎
恨 ， 甚 至 到 了 慎 大 郎 這 一 代 ， 這 種 心 態 更 加 強 烈 了 。 」

（四十四）

柔玉小姐罵道： 「休得胡說！」這柔玉小姐口中不便說出，
心中卻也想道：這一定又是蔣郎來竊聽我們的說話，這癡子，於
今婚姻已訂，佳期有日，怎生祇管到此攪擾，倘被人看破，豈非
白圭之玷，此事怎生是好！心下十分躊躇。那掌珠和步蓮兩小
姐，都一齊告別回房去了。韓香也要動身，柔玉小姐道： 「韓
姐，你今夜在此和我相伴吧。」韓香笑道： 「小姐，我卻是膽小
的，要在裡床睡，恐有鬼來時，我好躲在床背後去。」柔玉小姐
也不覺失笑，便攜了韓香的手，一同上樓。那絳雪到樓下取了湯
水，收拾茶具，不住地高聲咳嗽，忙忙收拾完了，持了一壺香
茗，兩步作一步奔上樓去，閉了樓門，服侍小姐安寢不題。

卻說適才在樓上滾下來的，正是蔣青巖。他因見眾人都在樓
下，思量要上樓去看看小姐的衾枕，不料一時失腳，滾將下來，
跌得巾歪骨痛，把額角跌綻了銅錢大的一塊肉皮，抱著頭忙忙躲
入樹林之中，又好笑，又好惱。又想道： 「我這額角上跌了這一
塊肉皮，倘明日張、顧兩人和岳父看見，一時卻怎生答應。」想
了一會，道： 「我祇說是昨夜吃醉倒在床上，滾下來跌破的。」
自己一人站在樹林中，祇待眾人查看過了，打探聞得柔玉小姐留
下韓香相伴，祇得學個鷺鷥捕魚之勢，一步一步，在那黑影裡步
回書院中來，從新脫了衣服，上床去睡。心中打算，明日瞞過了
張澄江和顧躍仙兩人，私到園中去看那三位小姐賞牡丹。一邊打
算，一邊昏昏睡去。

再說柔玉小姐留住韓香的意思，原非要他相伴，祇因蔣青巖
一事在心，恐怕將來做出話柄，損了他的名節，故留韓香在此，
要和他商議一個計策，善止蔣青巖的來往。兩人在樓上對坐在燈
下，又礙著絳雪在跟前，不便開口，祇得分咐絳雪道： 「我與韓
姐還要做詩閒談，你可將茶兒溫了，添上些燈油，你自去和衣睡
睡，我這裡有事之時，再來喚你。」絳雪聞得小姐放他去睡，就
如放赦一般，忙來添滿了燈油，將茶壺暖在茶包內，他自去和衣
睡了。韓香見柔玉小姐這般動靜，理會不出，欲問又止。柔玉小
姐側耳細聽，那絳雪早已睡著，柔玉小姐方才立起身來，望著韓
香深深一拜。那韓香不知就裡，忙忙答禮，驚訝道： 「小姐卻是
為何事，豈不折殺我也？」柔玉小姐道： 「姐姐，我有一言與你
商議，望你千萬不可洩漏。」韓香道： 「小姐說哪裡話，賤妾本
一 下 人 ， 蒙 小 姐 愛 同 骨 肉 ， 形 影 相 依 ， 自 恨 圖 報 無 地 。

（三十二）

週末，太陽當空高高掛。
三個大男人，兩個小女人，執行搬家

作戰計畫。
首先，崔幼晴的行李最簡單，寄人籬

下的她，並沒有買太多東西，當初怎麼
來，現在就怎麼離開，行李祇有登機箱一
個，所以她和曾瑪俐搭捷運過去就可以。

俞宇堂房間裡的東西倒不少，電腦、
印表機、音響、書籍，加上好幾套的西裝
行頭，塞滿了俞宇堂和孟虎的轎車；當
然，也順便清出了兩大袋垃圾。

「我的房間還是讓給妳住吧，妳是女
孩子，這樣比較方便。」孟虎趁空檔在客
廳裡問著崔幼晴。

「不用啦，我又不是嬌嬌女，你把我
當兄弟就行了。」崔幼晴今天將長髮高高
束成馬尾，露出可愛的小圓臉。她淺笑，
看著比她高出一個頭的孟虎。

從兩人意外重逢到現在，雙方都刻意
避談當年她告白的事。也許假裝忘了，對
他們都好。

曾瑪俐吆喝孟虎去開車，因為接下來
還得把俞宇堂的全部家當搬進她的小套
房。

兩人中斷短暫的交談。待人走後，祇
剩崔幼晴留下來打掃房間，其他人都去當
搬運工了。

她拿了一桶水及抹布開始擦拭房間裡
的灰塵。

命運好好玩？還是緣分太神奇？
她才剛拉開與他的距離，卻沒料到這

麼快就又靠近他，甚至近到她還不知道以
後該怎麼面對他。

祇能以爽朗的笑聲、不拘小節的動
作，來化解自己對他的遐想。

接近傍晚的時候，一群人浩浩蕩蕩從
曾瑪俐的小套房回來，順便熱熱鬧鬧的辦
了個喬遷之喜。

他們從餐館帶回來了一桌子的菜，外
加啤酒一打。由於客廳不大，沒有地方可
以擺餐桌，所以五個人就坐在沙發上、圍
著茶几，開始動口又動手。

俞宇堂搶先在兩人
沙 發 上 挨 著 親 親 女 友
坐。

王光陽生性害羞，
所以選擇三人沙發的左
邊坐下，崔幼晴見狀，
祇能選擇右邊的座位，
那孟虎自然就得坐在中
間了。

酒酣耳熱，五個人
說說笑笑；崔幼晴雖是
第一次加入他們，但因
之前和曾瑪俐及俞宇堂
都已經熟識，再加上她
本來就大方的個性，所
以很快便和大家打成了
一片。

除了心裡對孟虎還
有些疙瘩外，她很慶幸
自己選對了位子；雖然
他坐在她身邊，但至少
吃東西時看不到他的表
情；看不到他的表情，她的心情就篤定了
許多。

「多吃一點。」孟虎替崔幼晴碗裡添
了青菜。

「謝謝，我自己來就好了。」崔幼晴
客氣的說。

「厚！怎麼都沒人幫我夾菜？」曾瑪
俐眨動長長眼睫，故意要哀怨。

一大筷子的雞肉放進了曾瑪俐的碗
裡。 「我們雖然是老夫老妻了，不過祇要
妳有任何需要，我還是會細心的為妳服
務。」俞宇堂立刻諂媚的討好女友。三人
座沙發上的六隻眼睛直直盯著這一對情侶
表演。 「人家說了你才做，你要學學阿
虎，自動一點。」曾瑪俐是愈演愈有勁，
完全不怕別人看。

「是是是，老婆大人教訓得是，下次
我 直 接 把 菜 餵 進 妳 的 嘴 裡 。 」

（十四）

我苦笑： 「帶他偷越邊境要冒險，而且，
帶了他出去之後，那麼大一個人，醫院又不認
賬，把他往哪兒擱？」齊白用力一揮手： 「他有
樣子在，拍了照，登報招人，總有人知道他是
誰！」

齊白的辦法相當可行，但我感到，那總是一
種累贅，一面搖頭，一面道： 「還是你先帶他回
去，不會要很久，
我就可以從醫院方面，找出他的來歷來！」

齊白沒有再表示什麼，祇是用力在那人的肩
頭上拍打著： 「老兄，你叫什麼名字？你當然不
是朱允文先生，你
究竟叫什麼名字？」

齊白在不斷問著，那人像是牙牙學語的小孩
子一樣，重複著齊白每句話的最後一個字或兩個
字，神情茫然，看來天塌下來也不會壓著他的樣
子。

齊白總算同意了我的臨時措施，離開了那個
小城。

我們分了手，他帶著那人仍然向深山去。
我囑咐了幾句，也深信他絕對有各種應變的能
力。我則搭上了一架
一開動會 「奏」出各種音響的卡車，一站一站，
總算到了有飛機可乘的地方。

我回家的時候，正是黃昏時分，一進門，
十分齊全，溫寶裕、良辰美景、胡說全在，語聲
笑聲不絕，正不知在爭論什麼，白素則一副置身
事外的神情，悠然坐在一角。

我一出現，便是一片歡呼聲：雖然祇是兩
男兩女（事實上，胡說不是很喜歡說話，他祇不
過叫了一聲，發出大量噪音的祇是三個而已），
但也堪稱驚天動地，在震耳的聒噪聲中，我看到
白素拿起電話來，我忙向她投了一個詢問的眼
色。

白素按著號碼： 「梁若水找得你極急！」我
喘了一口氣，雙手一手接過良辰遞來的酒，一手
接過美景送過來的茶，各喝了一口： 「我也找
她，請她立刻到來！把A三二七四的一切資料帶
來！」良辰美景的動作極快，送茶倒酒之間，身
形忽閃，紅影亂晃，可是在快速的動作之中，她
們還沒有忘了說
話： 「A 三二七四是什麼？」溫寶裕立時道：
「當然是代號！」

良辰美景挑戰地問： 「是什麼東西的代號？
」溫寶裕不甘示弱： 「可以是任何東西，是一組
機件，一架轟炸機，一個秘密基地」

良辰美景格格亂笑： 「梁若水女士，是一
個醫生！」

溫寶裕一翻眼： 「那就有可能是一個病人
的編號！」

良辰美景一邊一個，伏在我的肩上： 「是
不是，衛叔叔，是不是？」

進門不到兩分鐘，可是那個混亂勁，也就
叫人應付得十分吃力，我放下杯子，拍了拍她們
的手背： 「是，讓我喘一口氣，先休息一下！」

良辰美景笑著，閃身退了開去，紅影倏分
倏合，她們已一起擠進了一張單人沙發之中。我
看了各人一下：
「事情十分曲折，我和齊白也有很多推想，要等

梁醫生來了我才詳細說！」 （八十二）


